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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起

    三年前我奉派到洛克县去采访。到了那里以后，发现那里无

论干部或群众，无论妇女或男丁，对教育衬知识都喜之若 “狂”。，

从县所在地的城镇，到偏僻的农村、收区，最好的建筑不用问，

都是学校、技术培训中心或实验基地。一排排青砖红瓦，掩映在

绿树丛中。一群群青少年，或则书声期期，或则追逐嬉戏，天真

烂漫，一群群青壮年三三五五地在作各种试验。到处都充满着活

力，到处都充满着生机。人们的脸上流露着的是时现实的自信和

对未来的美好撞憬，口中谈论的是科学种田和科学养畜。拿这一

次的见闻和我上次在这里的印象相比，真如置身于另外一个世

界。当我问及这种巨变的缘由时，人们告诉我，这是从教育开始
的，是教育使人们开了窍。随着文化知识的普及，人们开始懂得

除了老天爷之外，种田、养草和繁育牲畜还有一个重要法宝，那

就是科学。当我又问及是谁抓了本县的教育和科技培训的普及

时，人们对我笑了笑说: “自然是党和政府婆!不过要说得具体

一点，还应该说是扎县长夫妇来了之后。”

    uI‘县长?”因为我上次来时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位能人，便
不由得流露出了疑问。

    “扎木苏荣副县长和他的爱人段怀儒嘛里人家扎县长两夫妇

可是有能衬呀!听说原来是大学的校长和什么研究所长呢1”

    人们的回答引起了我更加浓厚的兴超:大学校长怎么会来当

一名副县长?如果说临时代职下放，又怎么连妻子也一起下来?

而且知何能一放几年，象一名扎根干部那样实打实地千起来?于

是我决定拜访这位“神秘”人物。

    一开始人家虽然出于礼貌热情接待了我，但绝口不谈下来的
原因p$A过。不过，职业的训练使我找到了他们的难缺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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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们最乐意谈的县里的过去和现状入手，又谈到时县里的未来
他们有哪些设想，也谈了我时这一切的想法看法。随着我们交往

的深入，相互了解加深了。最后老扎说:

    “你呀，真难缠!在你的身上我感到的热诚是，即便是块顽

石，你也决心把它暖热!”

    “你不也是这样吗?”听到他的话，我哈哈大笑了一阵反问

他一 句。

    “那好吧，这就满足你的好奇心。不过我可没时间和你婆婆
妈妈地唠磕。”说到这里他从相子里拉出一只黑色的提包递给我:

“哪，都在这里了!不过，我得忠告你一句，你如果发表它，可

是要得罪人的，最好像红楼梦的作者一样 ‘将真事隐去，，或者

径直象港台影视那样，公然声明一下: ‘本片纯属虚构’。”

    我见他虽然以玩笑的态度将这些话说出，却无法掩饰他时我

的担心和关注，便也半真半假地向他笑着说: “这呀，你就放心

吧!记得一位作家朋友和一位长官打官司时说过: ‘我写的是
小说。里面的情节、人场你觉得和你无关，就不必须大动杆火，

知果你觉得和你的为人行事有些象，那么应当反躬自问的是你自

己，怎么反而找我的麻烦呢!’”

    说到这里，两人又禁不住同声大笑起来。

    他给我的是他的日记，我只择取我所需要的，按历史学者的

作法来了个 “年经事纬”，故名之曰“日记摘抄”。其实，因为

摘抄的内容绝大多数和工作有关，叫做 “工作纪事”倒更确切

些。又因为有些事情单从日记所记看不清楚，或只能了解到它

的片解只爪，我又下了点调查研究的功夫。但这样一来，我可在

结构、人称以及给亨件“存真”上犯了踌躇。我怕过度的加工会
伤损事件的真璞。经过再三考虑，最后我还是决定以“存真”为

第一要义，日记中的第一人称，和我时调查的叙述均一仍其旧。
至于他人球书中人称和结构的瘫责，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一九七七年一月

    一月初的一天，物理系教师仁钦巴特，躲进自己的宿舍，准
备即将开学的讲义。

    最近几天，他的确在 “躲”「一字上下了一番功夫。本来，图书

馆的教师阅览室、系里的资料室，这些地方安静且有利用参考书

的方便。然而，自粉碎 “四人帮”以后，这些地方也变成热闹场-

所了。人们一见面，似故友重逢，有说有笑，谁也甭想坐下来干

点什么。无可奈何，他只好“躲”进自己狭窄的宿舍里。两la-j宿
舍，一间是厨房，只有另一间可供使用了。可用的这一间，十六

平米，房间的北面放一张双人床，他们夫妇同小儿子挤在一张床

上。东面，放着两个木制的书架，书架上的书籍摆得满满的，却

还有不少书籍，实在无处摆放，只好捆起来，堆在床底下。房间

的西面，摆放着一张三屉桌，桌的三边放着三只凳子。一到晚

上，夫妇俩加小儿子，三个人挤在一张桌子上，各自完成各自的

“作业”。然而，白天小儿子上学，妻子上班后，仁钦巴特独自

一人，也算是宽敞的备课地方了。

    他准备的是给大学一二年级开的普通物理学。据说物理系的

教师一般都不愿意讲授这门课程，因为这门课程课时多，每周要
讲七课时或八课时，如果加上实验课，那每周须讲十课时或十二

课时，同时，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又是刚刚接触物理学，须花很大

力气，才能教懂，费时费力，最好不干这个苦差事。仁钦巴特却

非常鄙视这种浅薄的观点。在他看来，对于学生来说，一二年级
学得扎实，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得牢固，对于以后的继续学



习，将起到奠基作用，对于教师来说，花力气把一二年级课程教
好，对于以后的教学，同样起到奠基作用。所以他诚心实意地要

给大学一二年级讲课，准备下一番功夫，把一二年级课程讲好。

    他把教科书展开，一章一章地重新阅读，然后把每一章的重

点、难点找出来。对于每一章的重点，他准备花更多的时间，反

复强调，以引起学生广泛注意。对于难点，他设计几种讲法，深

人浅出，由难化易，使学生易于理解。对于重点和难点，还拟出

切题的思考题，让学生反复练习。他准备认真批阅学生的练习，亲

自指导学生实验;让学生每个学期写两篇文章，每篇不超过三千

字，集中论述一个问题，以锻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表达

能力。

    他当研究生时，经常回忆起大学时代的学习生活。使他久久

不能忘怀的一个问题是，不少大学生不会自学，‘仅仅满足于背诵

讲义，求得考试及格。这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呀!青年人正是精

力充沛的时候，而因学习方法不当，把大好时光都浪费掉了。当

时他曾向他的导师提过建议，请老师从培养大学生自学能力方面

下点儿功夫。今天，他当老师了，他暗自立下誓言，一边教书，
一边向大学生做些调查，全面了解一下大学生学习方面的问题，

找出原因，逐步解决大学生不会自学的问题。

    一月初的北方，正是严寒季节。通常气温都在一200c-

- 290C度之间。强劲的西北风，扑在人们的脸上，似锥刺骨。
尤其是到下午四时以后，风雪交加，操场上几乎没有几个人了。

仁钦巴特天天如是，每天下午五时左右，都要到操场上锻炼一个
小时。他脱去棉衣，换上运动衣，穿上跑鞋，冒着寒风跑哇，跑
畦，一鼓作气就是三千多米。出汗了，全身轻松极。了，舒畅极

了。他又开始做操、卜练武术。



  ’他漫步操场。爆竹的残碎物，几乎布满了全操场。远处清脆的

鞭饱声，铿锵的诊鼓声、歌声屯口号声连绵不断。庆祝粉碎“四人

帮”的胜利，连续两个多月了，至今还未停止。这是可以理解的
呀1受尽折磨、蹂is的人们，一旦获得解放，那种兴奋欢乐的心

情，实难用语言来表达。曾记得，作家方纪描写延安抗日人民听

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时的情景:卖水果的农民，把水果抛

向天空，高声喊着让人们享受这 “胜利的果实”，中学生从棉衣

上取出棉花，倒上汽油，制成火把，游行庆祝。法国作家雨果描写一

七九三年法国大革命中巴黎街面上的情景: “仿佛没有一个人闲

着的。所有的人都非常忙碌。⋯⋯每条街都产生一个联队，各方的

旗帜你来我往，每面旗帜都有它自己的标法，大的、小的、黄的、绿

的、红色的、铅印的、手写的- 上面写着这句口号: ‘共和国万

岁!’”列夫·托尔斯泰描写库图佐夫听到拿破仑的军队已经撤
离莫斯科时这样写道: “他的脸突然缩起来，皱起来;他对托尔

挥了一下胳膊，然后转向屋东面，转向被挂在那里的神像，‘主呵!

我的创造者，您已经答应了我的祷告’⋯⋯他合着手用颤抖的声
音说道: ‘俄国得救了1我们感谢您，主呵叉’于是他哭了。”

    粉碎 “四人帮”之后，仁钦巴特也是沉浸在欢乐之中的。

    他从牛棚里获释，是在粉碎 “四人帮”两周之后。他从牛棚

里出来，肩上扛着行李，直奔自己的宿舍。当时，墙上、树干上

都是大字报、标语、然而他无心去看这些东西。他痛切地认识到，

文革期间的大字报、标语，都是一路货色，造谣、中伤、攻击、

诽谤，无奇不有，不屑一顾。而他没有料到，现在的大字报、标

语都是揭露、声讨 “四人帮”的。当他正要跨进自己的小院时，

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他门前走过，他转过身来，细细
一看，游行者个个身着新装，面带笑容，精神抖擞。_“打倒王洪
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审判四人帮1”看到、听到这

一切，他愣住了，他呆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游行队伍，站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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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忽然精神一振，反间自己，我是在

做梦，我是在梦中?不是，不是做梦，我头脑很清楚。他又往前
移动几步，仔细观察了一下游行队伍。队伍分成四行，秩序井

然，熙熙攘攘，往前看，望不到头，往后看，看不到尾。队伍里

有老人，大部分是中青年，还有儿童。人们手握旗帜、鲜花，举
起时，象是花的长龙。

      “一个晚上就把四人帮统统捕起来了。”

    “咋样捕的，当时没反抗吗?”

      “据说有的叫到会议室捕的，有的到宿舍捕的，突然袭击，

他反抗个屁!”

      “王洪文嘟浓着，我是党中央副主席，你们想干什么?未等

他的话音落地，手铐 ‘咔’一声戴上了。”

    “江青嘟味什么啦?”
    “主席尸骨未寒，你们⋯⋯”

      “未等她说完，就被推到警车上。”

      “张春桥嘟浓什么啦?”

      “他嘟味什么 ‘抗议’.。”

      “姚文元呢?”
      “他什么也没说，吓瘫了，哈哈I”

      “哈哈!”

    听到这些议论，仁钦巴特顿时觉得有股暖流涌向自己的心

头，全身是劲，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是明亮的、美好的，一个人间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他不由自主地插人游行队伍，同大家一起游

行，欢呼。

    游行队伍继续前进。仁钦巴特肩上扛着行李，不时地交换着
位置，但他没有沉重的感觉，仿佛他身上没有什么东西似的。当

队伍到达广场时，东一路、西一路，数不清，反正是多路游行队

伍，都汇合在一起了。人的海洋，花的海洋，旗帜的侮洋。场上



立即转入狂欢。

    仁钦巴特是出于劳累，抑或是出于方便，顺手把行李放在地-

上，尽情的欢呼、跳跃I他不时地看看自己的行李。有一次，他-
一低头，看见一儿童坐在他的行李上，看情况是小家伙累了。

    “累了吧里小朋友!好好休息休息。”
    “嗯!叔叔，可以坐吗?”小朋友有礼貌地说。

      “可以，完全可以生”

    这一段简单的对话，被旁边一位中年妇女听见了。她回头一

看“啊”的一声，惊讶地说:“是你1是你I你也来了，放出来
啦?”

    仁钦巴特也愣住了。

      “是你，是你1我是今天放出来的。”

    原来这位妇女是仁钦巴特的妻子。他们夫妇在此会面了。他.

们互相观望着，又惊又奇，心情是兴奋的、激动的，同时又是悲

痛的，而兴奋的心情压下悲痛的心情。妻子低下头，冲着坐在行-
李上的儿子:

    “宝宝快站起来，你看他是谁1?”

    小家伙立即站了起来，望着仁钦巴特，半天不语。

    “你不认识他了吗?他不是你爸爸嘛?”妈妈告诉儿子。

    小家伙还是不说话，妈妈有些着急了。

    “你真的不认识?”

    “不是，不是!我爸爸没有那么长的胡子。”

    儿子的这句话把仁钦巴特逗笑了。关进牛棚时，孩子才五

岁。今天，孩子十岁了。哪还认识?他上去抱起自己的儿子，不-

停地吻，吻呀1小家伙摸着爸爸的胡须:
    “爸爸你咋不刮胡子，这么长，多难看?!”

      “我刮，我刮1走，咱们回家刮胡子去!”



    “适当的欢乐，1能焕发人们奋发向上的思想感情，过分的无

休止的欢乐倒要影响自己的事业。备好课，讲课取得好的效果，

这是最好的庆贺!”仁钦巴特在回家狂欢了一个月之后，这样提
醒自己。于是他躲在宿舍里，继续备课。

    听说文革期间编出一套新的物理学讲义，都放在资料室。他

一心要看看这些讲义，吸取新知识，以充实自己讲课的内容。资
料室两间房，中向的墙是打通了的。四周并排放着书架，房中间放

着一排排长条桌，环视一下整个资料室，新讲义占据着所有书架

的一半。他顺手拿起一本，办了借阅手续，急急忙忙回到宿舍
里 。

    讲义十六开乡厚厚一大本。有前言、有目录、分章，章里又分

节。前言部分，开篇第一段录有“最高指示”，往下每一章的前

边，都先写有 “最高指示”。前言写道:“本讲义是无产阶级革

命派集体撰写，是教育革命的一个丰硕成果。本讲义突出的优点
就在于它打破物理学的旧体系，一扫学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脱

离实际的教育制度，建立了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新体系。”

    这个前言引起了仁钦巴特的极大的兴趣。什么 “打破物理学
的旧体系”，什么 “物理学脱离实际”，什么 “理工科的学生不

会开机器”，什么 “新体系”，多么新鲜，从来未听说过。这使仁钦

巴特 “爱”不释手，一个劲地看下去。这部讲义并不难读，里边

没有编进国内国外新的物理成就，没有繁难的数据、演算，而且

每一章前都录几段“最高指示”，然后根据最高指示精神讲一
些物理现象，接着就是所谓联系实际，这个机器如何开，那个机

器如何维修。一个上午认真地看，下午继续看，‘晚上一直看到深

夜。一连看了三天，总算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遍。

    他掩卷思索了半天，然后在新编讲义的封面上写了如下一段



话:

    “把政治家言论当作最高指示，并用来指导物理学，让物理
学去附会这些言论，这种做祛实际上是扼杀物理科学，同时也把

政治家的言论看成是无所不包的神话了。说物理学有什么旧体

系，脱离实际，这实际上还未读懂物理学，是愚昧无知的瞎说。

所谓新体系，就是使学生会开机器，并列出拖拉机、收割机、柴
油机、发电机、车钳铣刨。这不但构不成新体系，反而是在摆杂

货摊。。

    仁钦巴特感到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能编出这样低劣的讲
义?是谁主持编写的?真的用这套讲义给学生讲授了吗?

    他带着这些问题，逢人便问，一连问了物理系二十多位教
师，大致了解了究竟。原来是按照 “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的指导原

则，按照姚文元 “学文的不会写文章，学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

的教诲，由工宣队牵头，组织部分师生编写的。为了使学生会开
机器，工宣队还带领部分师生到社会上调查，有多少机器，讲义

上就写多少机器。

    有的教师还告诉仁钦巴特:历史系把一部中国通史诬为儒法

斗争史。 -
    有的教师告诉仁钦巴特:中文系只讲八个样板戏，批宋江，

把中国文学、外国文学都诬为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
东西。

    有的教师告诉仁钦巴特:艺术系把用石膏做的人体像，全部J

毁掉，镜什么赤裸裸的人体像，是宣扬资产阶级色情观念、腐蚀
青少年。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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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这些介绍，他眉头紧锁，面色阴沉，心情沉重。“没有

料到，不敢想象。”’“生活中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怪事?”“无法
理解，实在无法理解?! ”他自言自语地说。作为一位学者，再
没有比践踏科学事业更使他痛心的了。他已经陷人沉思之中。这

沉思萦绕于胸怀，使他无法摆脱掉。

    一天早晨七时许，仁钦巴特用过早餐，穿上大衣，把文革时

期编的讲义装进书包，走出家门，直奔系办公室，去见系工宣队

负责人和系革委会主任。

    天下着鹅毛大雪。雪花象棉絮，挂在树梢上，酷似白花}o大

地、楼房、树，一切白花花。仁钦巴特踩着积雪，一步一个大雪

窝，每拔一步，都十分艰难。他感觉到这种艰巨性，但他毫不在
乎，一直向前走着。他的心情是急切的。他要向系里申明，新编

的讲义无论如何不能再使用。他拟建议系里立即动员全体教师，

在开学前拟出新的大纲;如果来不及，那就暂时采用文革前编的

教科书。基于这种急切的心情，他不顾风雪的袭击，用了半个小

时，到达系办公室。

    工宣队负责人，是一位老工人，看上去象是六十开外的人

了。他满脸皱纹，干指弯曲，询楼着腰，显示出他是一位劳动者。

他仍身着工作服，手握着烟斗，从外表看去，还未减工人的 “本

色”。

    系革委会主任那仁朝鲁，大家比较熟悉他。文革开始时，他刚

满二十岁。上学时因不用功，老是跟不上班，.高中一年级未念完就

辍学在原里当办事员。但他又认为办事员地位低下，被人瞧不起。

他愤世嫉俗，从文革刚一开始，就扯旗造反，不料一跃而成为系

革委会主任，从此便神气十足，不可一世。

    他们二位见仁钦巴特走进办公室，立即站了起来，给仁钦巴



特让座。

    系办公室，两大间，\在目前的条件下，算十分宽敞了。崭新

的沙发，’在办公室东西摆设的整齐有序。每对沙发的前边，放着

明亮的玻璃茶几。地毯、挂衣架、电风扇、录音机、电视机件件

新颖，可谓现代化了。办公室的南面，并排放着两张办公桌，工

宣队负责人坐在左方，系革委会主任坐在右方。原来他们各自都有

一个办公室，由于天天，甚至时时要讨论怎样把文化大革命进行

到底的问题，为了方便起见，两位常常在一个办公室办公。粉碎

44四人帮”以后，他们二人更是形影不离了。此时此刻，他们二人的

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惶恐不安提心吊胆。想 “四人帮”

粉碎后，是不是很快就要收拾他们这些积极跟着 “四人帮”干的
人，挨批斗，关牛棚，甚至进监狱，另一方面他们又自我安慰，

怀抱一线希望。特别是看到报纸上还经常出现“凡是主席决定的

决策，都要无条件地执行”时，更感到由衷的高兴。如果按照这
些精神继续下去，那他们自己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他们自己也

清楚，这 “一线希望”，仅仅是 “一线”，甚至是渺茫的。所

以，自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多月来、他们常常饮食难进、夜不
能寐，坐立不安。面孔白而黄，眼睛陷而直。今天，仁钦巴特找

他们谈话，使他们更感到恐惧，难办，无所措手足。他们分析，

仁钦巴特肯定会提出一大堆问题，诸如，根据什么关牛棚，是谁

主张关的?还可能提出很多苛刻的条件，诸如必须恢复名誉，必
须惩办凶手，必须赔偿经济损失。他们进而分析，如果提出的问

题不能回答，提出的条件不能满足，仁钦巴特有可能在一气之下抡

拳头。如果抡起拳头来，他们是抵挡不过的。因为他们也知道，

仁钦巴特个子高，力气足，又会武术。总之，怕群众起来收拾他

们，这也是他们形影不离的原因之一。

    当仁钦巴特把书包放在r茶几上，脱下大衣，刚一落坐，两人便

抢着赶上来，一个忙着递茶，一个忙着点烟;一个忙着把大衣挂



到衣服架上，一个忙喊服务员打水。殷勤、笑脸、热情，超乎寻
常。

    “快喝茶，喝茶I”工宣队负责人说，“天气很冷吧了”

    主任那仁朝鲁说:.
    “身体怎么样，快吸烟!”

    工宣队负责人说:

    “关了这么长时间，不应该，不应该!”
    主任那仁朝鲁说:

    “都怪 ‘四人帮’。粉碎 ‘四人帮，，我们大家都高兴2”

      “哈、哈、哈、哈”一”两位虽然笑得不真实，但很响

亮。
    这一暂短的殷勤，到使仁钦巴特增添了某些欣慰感。使他感

到欣慰的是，他们那付神气十足不可一世灼态度，今天不见

了。如果他们今天能接受他的意见，不用新编的讲义，那就是求
之不得的了。

    “关牛棚，不应该，怪谁呢?这些已经过去了，别再提了。
我今天⋯⋯”

    没有等仁钦巴特说完，两位头儿又站起: “哈、哈、哈”笑

了起来。这回笑，是真笑，自粉碎“四人帮”以来是第一次真

笑，眉开眼笑。

    工宣队负责人抢着说:

      “你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但我们是实在过意不去。

哈、哈、哈，”
    主任那仁朝鲁接着说:

      “您越是宽宏大量，我们越感到内疚，哈、哈、哈。”

    仁钦巴特听了这些恭维话，觉得谈论这些，应当到此为止，

再寒暄多了，实在没有意思。于是他把话锋一转，直截了当地提出
了问题:“我今天到这里来，是同你们商量一件事，我仔细看了



文革时期编写的物理学讲义，这部讲义错误很多，.质量低劣，一要

立即停止使用。”
    说到这里，仁钦巴特打开放在茶几上的书包，取出新编的讲

义，取出笔记本，放在茶几上。他把新编的讲义展开，以科学观

点，翔实的材料和实验数据，言简意赅，指出错在哪里，质量低

劣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一口气讲了四十多分钟。
    工宣队负责人，革委会主任听得都很认真，那仁朝鲁不时地

还往本子上面记点什么。

    工宣队负责人听了之后，总觉得仁钦巴特虽讲得头头是道，

但似乎又未说服他。所以，他望着仁钦巴特，笑了笑:14 p自们说直

话吧，学文的不会写文章，学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这话是姚

文元说的，今天姚文元被打倒了，但他讲的话不一定全错。我就

气得不行，大学生，念了那么多书，不会开机器，那算什么大学

生，要这个大学生有什么用?所以编写教材时，我就主张大学生

要会使用三机一泵— 拖拉机、收割机、柴油机、水泵，还要会

使用车、铣、刨— 不会这些，还算什么大学生!”

    这位工宣队负责人说话时，气很粗，真可谓理直气壮，坚信

不疑。这使仁钦巴特为之一怔: “我讲了半天，他还未懂得我的

意思。”他暗暗地想。于是他伸手从书包里取出一本《普通物理

学》站了起来，走到工宣队负责人办公桌前，把书本展开在工宣

队负责人面前，一边翻着，一边耐心而又通俗的讲解《普通物理

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科学。大致又讲了十分钟，工宣队负责人

见仁钦巴特站着讲，有点过意不去。他急忙站起来，干分客气地
让仁钦巴特坐下。在工宣队负责人的谦让下，仁钦巴特又回到原

座位上，坐了下来。

      “老仁，”他亲切地称呼他。

    “你讲什么《普通物理学》，我一点也不懂。我在旧社会没

念一天书，十五岁进工厂，干了三十多年。解放以后，国家对工



人搞双补(补文化、补技术)，语文、数学取得小学合格证，但技
术可是补得不错呀，车、铣、刨我都会开，六级工。连我都会开

机器，大学生就不会开，那怎么行?”

    工宣队负责人这一段话，提醒了仁钦巴特。原来这位老工人
是这样的身世，这样的文化程度，这与他坚持的所谓“真理”是
成正比的。没有必要再同这位老工人争论下去了。于是他转向那

仁朝鲁:

    “你有什么意贝，?”

    在工宣队负责人同仁钦巴特争论时，那仁朝鲁一言不发。但

他是暗暗同情工宣队负责人的。他是同意工宣队负责人的“真
理”，抑或是同意他的态度呢?恐怕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更同意

的是态度。他认为如果态度一变，就此打开缺口，象洪水一样，

不仅教育革命成果付诸东流，自己也就不 “正确”了。

    “我看还是按上边的指示办吧i”

    那仁朝鲁简单地说了一句之后，伸手从办公桌拿起好几张报

纸。眼睛盯住报纸，念给仁钦巴特听。什么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进行到底，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坚持“两个凡是”，什么“你办

事、我放心”，这一句，_那一句，足足念了十分钟，然后拾起
头，面向着仁钦巴特: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千万

不要以为、‘四人帮’错了，文化大革命也错了。”
    那仁朝鲁这种态度，这种思想观点，这种回答间题的方式，是

仁钦巴特万万没有料到的。他立刻暗暗责怪自己。原来他想，按

物理学本来面貌讲授，是天经地义的，是极简单的事情，不料问
题弄得这么复杂。他怪自己对于复杂情况缺乏分析，碰壁是应该
的。他用牙咬住自己的嘴唇，默默不语。

    “啪、啪、啪”外边一阵敲门声。

    那仁朝鲁说了一声:“请进里”
    推门进来的是本系的两位教师。一位是张敏，三十多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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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胞，头发短短的，活象一位男子汉。一位是本系教师那·木曹
都，三十多岁。

    工宣队负责人、主任那仁朝鲁急忙站了起来，让座于斟茶、
点烟。仍旧十分殷勤、热情。

    这时，仁钦巴特也站了起来，对于两位教师作了礼节性的欢

迎。

      “你们是不是谈工作?如果你们没有谈完，我们改日再-

来!”没等人们坐定，张敏很有礼貌地说。

      “是在谈工作。”工宣队负责人说。

      “工作已谈完了，你们若是有事的话，下边的时间就是你们

的。我谈完了，谈完了。”仁钦巴特特别强调说。

      “请坐，请坐，大家坐下里”那仁朝鲁一再恭维地让着，挥

动着手让着。

    大家坐定之后，那木曹都首先发言:

    “离三月初开学没有几天了，实验室至今还未动手整修。文

革期间，造反派从实验室拿走三千多件仪器和器械，去办半导体

厂，应赶快把这些要回来。否则，到开学时，一个实验也开不出

来。”从那木曹都的言语中看出，他们着急，、但又束手无策。一

个普通教师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他是请求工宣队负责人、系

革委会主任，以系里名义，用他们的权力来抓这件事。
      “这几天有好几位教师到我家里，建议制定教学计划，制定

每周的授课表，恢复教学秩序。今天我到这里，是反映大家的意

见。乱哄哄，一会儿写大字报，一会儿批判会，一会儿开门办学，
没有一个正常的秩序怎么行?”张敏接着说。

    工宣队负责人听了两位教师的意见之后，内心里立即产生了

一种极为不满的情绪。先是仁钦巴特来，接着是他们两位，提出的

问题似乎都是针对他个人的。仁钦巴特指出的讲义问题，是针对

他的，那木曹都提的问题也是针对他的。因为他支持造反派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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